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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再见，互祝安好
———正确看待死亡

2022年 2月 18日 星期五

因丁思月

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9 年我国死亡人口 998 万人，

死亡率为 7.14‰。换句话说，每分钟

约有 19 人死亡，每秒钟 0.3 人死亡。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死亡人口

较常规情况有增无减，截止到 2021 年

末，我国死亡人口 1014 万人，人口死

亡率为 7.18‰。

作为生命的起始和终结，生和死

一直都是头等大事。受传统观念影响，

我们总是避讳谈死亡，但生离死别每

天都在发生。我们受到的教育从启蒙

就开始关注生命的美好，却从不提该

如何面对死亡。

何为普罗大众追求的善终？

“我们的传统文化，总认为忍痛是

一种美德。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女性痛

经要吃止痛片，或者希望无痛分娩。最

主要的原因是痛没在这个说话的人身

上，只会说你忍忍吧，哪个女人不生孩

子？如果你是女性，经历了一次生产，

就不会告诉别人忍痛。没经历这种痛

的人，没资格质疑，疼痛一定要个体

化。”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疼痛科执行主任路桂军表示，这些道

理同样适用于理解死亡。

关于死亡的讨论中，对“好死”和

“坏死”的评判贯穿始终。其好坏之分，

并非简单固化在心脏停止跳动那一刻

“是否存在痛苦”这一点，而应基于逝

者的经历、信仰、文化习俗来综合评

判———逝者走得平安顺遂，这就是东

方文化所说的“善终”。

传统文化下的善终是指当生命走

向终结时，没有遭遇横祸，能预先知道

死亡时间，身体没有疼痛，心中了无挂

碍地安详离世。在西方文化下，人们同

样期许能有一个好的离世。

美国医学会指出，好的离世是在

不违反临床、文化及伦理标准前提下，

让患者、家属和照护者免于痛苦折磨，

整体上符合患者及家属的意愿。

由此可见，世界文明虽有东西之

分、古今之变，但人们对于生命尽头

“善终”是亘古不变的追求。

快节奏生活的 21 世纪，实现善终

又有哪些条件呢？路桂军认为至少要

有两条：一是要“死得像个样子”，也就

是一种坦然的、平静的死亡；二是逝者

死前的意志选择应受到尊重。

为此，路桂军提出两点建议。一是

普及死亡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死亡价值观，打破有关死亡的信息壁

垒，瓦解夸张扭曲的社会事实所建构

出的错误认知、态度及情绪，指引人们

思考“何以生、以何生”的问题。

二是大力推动安宁缓和医疗，对

生存预期有限的严重疾病患者，既不

加速死亡，也不延缓死亡，重点处理不

适症状，致力于解除患者身体与心灵

的痛苦，帮助完成其愿望，达到让患者

善终的目的。

“网红”的死亡教育课

“我的墓志铭是，此处长眠着一个

曾经有着美好希望的人，芒鞋斗笠千

年走，万古长空一朝游，踏歌而行者，

物我两忘间。”这是一位学生在广州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宜安开设

的《生死学》课堂上为自己写下的“墓

志铭”。

胡宜安被视为将死亡教育搬入中

国大学课堂的第一人。胡宜安具有马

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背景，他发现国内

的三观教育仅限于人生价值、个人价

值、社会价值的讲授，而他认为生命

本体是讨论价值观的前提。为了让年

轻人建立更健康的生死观，让他们对

生命有更透彻了解，2000 年胡宜安在

学校的支持下首次开设了选修课《生

死学》。

国内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胡宜安

便自己研究出一套教学模式，让学生

们通过写遗嘱、写墓志铭的方式，来感

受死亡。从最初只有三四十人增加到

百余人，从小教室换到阶梯教室，《生

死学》成了声名在外的“网红课”。按照

胡宜安的说法，这门课旨在破除死亡

的神秘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课程内

容还包括濒死体验、生死态度、临终关

怀等。

《生死学》开设 6 年后，山东大学

基础医学院副教授王云岭在该校开设

《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同样是热门

选修课程。谈到开设这一课程，王云岭

表示，是源于高校学生自杀以及杀人

事件中对生命的漠视对他的触动。

“人生必有死亡，透过对死亡的思

考，对人生进行反思和规划，更容易成

长为一个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国

外，一些大学早已开设了这种死亡教

育课程。”王云岭说。

线下授课时，王云岭会以学生自

愿为前提，组织他们走进殡仪馆，参观

告别厅、遗体存放间、遗体整容间、火

化间、骨灰存放处，体验与死亡“近距

离面对面”。

胡宜安、王云岭的教学尝试在国

外有迹可循，写墓志铭、写遗嘱、参观

殡仪馆，都出现在英美等国的死亡教

育课堂上。在英国，中小学开设的“死

亡课”上，教师们还会邀请殡葬行业或

从事临终关怀的服务人员、护士等深

入课堂讲授。学生们通过角色扮演的

形式，亲自体验丧亲等突变事件导致

的情绪变化。

而在中国人的成长过程中，死亡

教育常常被糅合进思政教育之中，被

挤到边缘一角，或在日常生活中被当

作不吉利的禁忌，避而不谈。

有人将死亡教育和性教育视为一

对“难兄难弟”。对此，美国作家早崎绘

里香在《生死功课》里写道：“死亡教育

和性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死亡教育比

性教育更加重要。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有性，但是每个人都会死亡。”

何为死亡教育

在王云岭看来，死亡教育既是一

门课程，也是一种体验。它通过教给人

们与死亡相关的医学、哲学、伦理学、

社会学等适当的知识，帮助人们正确

认识人生和死亡，其直接目的是帮助

人们学会在面对死亡（他人的和自己

的）时寻求良好的心理支持，征服死亡

带给人们的恐惧与悲伤，其更为广泛

的目的则是帮助人们树立恰当的人生

观和死亡观，教育人们热爱生活、珍视

生命、正视死亡。

医学生入学时都会宣誓“健康所

系，性命相托”这一神圣誓言，代表医

学生从这一刻起更应该对生命充满敬

畏。不只是医学生，学有所成的医生群

体亦应如此。只有全面地阐明生命的

意义，医生群体包括医学生在内，才能

真正地在行为上表现出对生命道德的

遵守和对生命崇高价值的坚定追求。

王云岭说，死亡是每个人的必修

课，是每个人人生旅途的终点，有的人

天真地以为不去思考就可以逃过死亡

的追逐，这不过是掩耳盗铃，酝酿更大

的恐惧。

一天的美好生活由一句“你好”开

始，一天的结束以一句“再见”结尾。等

死亡真正到来的那一天，我们只不过

是跟世界说了一句“再见”。

（根据《中国科学报》、澎湃新闻等

报道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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